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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

唱响壮丽的青春之歌②

8 年前，我从城市回到河北省行唐县上王庄村，和乡亲们创办了

多利庄园现代农业园区。我坚信，只要绿水青山回来了，乡亲们的日

子一定会好起来。

我的家乡上王庄村坐落在太行山区，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山青

水绿，小河满是鱼虾，十分美丽。后来因为铁矿开采，山荒了、水枯

了，乡亲们只能靠着几亩薄田看天吃饭。2014 年，我辞掉城里的工

作回到家乡，组织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流转了 1000 亩荒山，开始

种植大枣、苹果和樱桃。几年下来，荒山因为果树重新焕发了生机。

可是，因为山里没有像样的路，游客寥寥、人气不足，产品的销路迟迟

无法打开。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乡村要发展，必须打通与

外界的交往，才能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路通了，

人气来了。沿着蜿蜒的道路，每年来园区采摘、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趁着好人气，园区也将流转的荒山增加到了 3600 余亩，新种植了丹

参、黄芩、地黄、酸枣仁等中草药，既扩大了经营收入，还吸纳了村里

的闲散劳动力，每年辐射周边上百人就业增收。

园区的发展红红火火，村民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去年，在村党支

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民

对我这个 34 岁的“青年书记”期望很高。如何不负众望，给村里带来

更多变化？我深感重任在肩。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努力，我愈发深刻体会到乡村要振兴，“绿水

青山”要盘活，还是离不了路。于是，村两委决定，打造一条 18 公里

的环山景观路，让乡亲们更方便地走出去，把更多游客迎进来。如

今，街边村口的垃圾已清运完毕，石头垒起来的墙壁自然质朴，环山

景观路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

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和无限的发展空间。8 年时间，我和乡

亲们一起，用双手创造生活，为家乡绘制了一幅果树飘香、绿草如茵

的美丽画卷。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青年愿意回到家乡，为乡村振

兴挥洒青春，用激情与奋斗为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

（作者为河北省行唐县上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本报

记者邵玉姿采访整理）

用双手换来村美民富
张 卜

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

2017 年 ，第 二 次 青 藏 科 考 正 式 启 动

后，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并希望参加科学

考察的全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

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

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

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

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

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

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

活更加幸福安康。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员包括了全国

270 余家单位的 7000 余名科研人员，科考

队员中以青年骨干为主，40 岁以下的科考

队 员 有 5000 余 人 ，占 整 个 科 考 队 伍 的 约

70%。

2022 年 5 月，“巅峰使命 2022—珠峰极

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

“巅峰使命 2022”珠峰科考）在珠峰地区顺

利开展，这是第二次青藏科考自 2017 年启

动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参加科考队员最

多、采用的仪器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五年

来，青年科技工作者在青藏高原挥洒青春，

这里成了他们探索自然、成长成才的重要

舞台。

杨威—

“有机会参与大型科考
项目，是终身的财富”

海拔 5200 米，珠穆朗玛峰大本营。

为了检验高海拔对仪器的影响，1980
年出生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

威和其他科考队员一起爬到海拔 7000 米

的冰川区。高原的气压、湿度、温度都会对

设备造成一定影响，有时候平原上使用很

顺利的设备，上了高原就会“丢数据”“出问

题”，必须自己测试过，杨威才能放心。

在珠峰大本营，杨威一直在密切关注

科考登山队员的动向。探测峰顶冰雪的厚

度也是本次科考的重点和难点。登顶队员

所带的设备主要是高精度探地雷达。通过

这些雷达，除了对峰顶测量，也对整个珠峰

绒布冰川展开测量。“用高精度的激光雷达

扫描高程变化，来观测世界之巅上冰川的

变化。”杨威介绍。

为了检查监测设备、收集数据，在第二

次珠峰科考开始前，杨威徒步进入雅鲁藏

布江大峡谷的深处。原始森林山高林密，

只有早年间猎人进山走的小径。科考队员

们沿着难辨的路一点点前进，一天走七八

个小时，也只能走 10 公里左右的路程。“有

时候，我们在密林里一待就是十几天，最让

人头疼的就是蜱虫。”杨威说，蜱虫进了衣

服、裤子，会叮咬人的皮肤，这时候，需要烫

一下被叮咬的地方，把蜱虫拔出。

跋山涉水，监测冰川的变化。2018 年

10 月，雅鲁藏布江下游加拉村附近色东普

沟先后两次发生冰崩，随后造成堵江，对当

地和下游地区构成极大的威胁。当时，杨

威和其他科考队员一起乘坐直升机查看情

况，发现冰崩的地方是位于雅鲁藏布江附

近的加拉白垒峰。

这座海拔 7294 米的雪山，和海拔 2800
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江面之间有着 4000 多

米的海拔落差。经研判，这里很有可能再

次发生冰崩，于是，科考队决定就在堵江点

的附近设立监测系统。

“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也是受气候

变暖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冰崩、冰湖溃决

的风险也不断升高，威胁当地群众生产和

生活。我的任务就是监测可能发生的灾

害。”杨威说，研究冰崩是第二次青藏科考

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这几年，作为一名现代冰川的研究者，

在参加第二次青藏科考的过程中，杨威对

冰崩问题的关注日益深入。“冰冻圈是气候

系统中变化最敏感、反馈最直接的圈层。”

杨威说。

如今，杨威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承担

着多项与冰川有关的研究项目。拉萨向

北，海拔 5500 多米的廓琼岗日冰川周边，

一座 30 米的监测塔高高耸立。这是拉萨

河一号河谷冰川立体监测平台，杨威等人

在该冰川末端搭建了多要素自动化监测塔

和直径 8 米的科考保障帐篷，架设了冰面

自动气象站、冰温与位移监测仪，并勘测了

冰川的厚度。“作为青年科学工作者，有机

会参与大型科考项目，是终身的财富。”杨

威说。

拉珠——

“科学探索也是重新认
识家乡的过程”

“为什么当前的数值模型无法准确模

拟青藏高原湖泊结冰的情况？”走在雅鲁藏

布江边，望着远处的山峦与河流，如今已是

西藏大学理学院特聘研究员的拉珠被问到

这样一个问题。

提问的是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研究员阳坤。当时正在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开展博士后工作的拉珠和同

行的几个科考队员被问得有点发蒙，结合

最近阅读的文献，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阳坤随即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地表形

态有所区别，咱们可以具体分析。”随后一

段时间，拉珠等人就相关问题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这些都转化成团队的研究成果。

“一些问题在现实中被发现，也只有在现实

的条件下才能解决，这大概就是我们从事

观测和数据模拟必须来到野外的原因。”拉

珠感慨。

在拉珠的办公桌里，有一个厚厚的本

子，记录着他在野外考察过程中老师和同

学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

讨论、后续的研究与思考。

成长不仅仅来自提问，更来自在讨论

中自己的设想不断被否定。前些年，拉珠

等人来到那曲市开展土壤温度和湿度监

测，他们需要在那曲市周边建设监测点。

如何确定这些点位的分布，非常重要。

一开始，拉珠拿出了一份详细点位分

布方位示意图，他对此颇有信心。但是，没

想到和老师同学们一开会，这个方案就被

批评了一顿：“这几个点位不合理”“这里密

度还要提高”……一群人不断纠正拉珠的

错误，刚开始他有些失落，但没多久，他认

识到大家质疑的目的是让结果更加准确，

心态很快调整恢复。

选定了点位，他们忙活了多日，最终把

观测点一个个架设好，开始了数据收集工

作，看到数据集日渐丰富，他像看到自己的

孩子成长一样高兴。

拉珠 1987 年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亚东县，如今这里也是他开展研究的

重要场所。尽管从小生活在亚东县，但是

当拉珠作为一名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员回到

家乡时，他发现这块土地充满着学术研究

的价值。“科学探索也是重新认识家乡的过

程。”拉珠说。

于是，他当时所在的中科院青藏高原

水文气象研究团队，沿着亚东不同海拔高

度设置了一系列监测仪器，详细监测亚东

不同海拔的降水差异情况。拉珠介绍，他

们在亚东县和南木林县各设置了一个海拔

梯度的观测系统。“亚东属于喜马拉雅山南

坡，南木林属于高原腹地，两个地区都存在

降水随海拔梯度变化的情况，两者对比能

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高原降水形成的物

理机制。”拉珠说。

西藏西北部是广袤的羌塘草原，这里

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高海拔、低人口密度

等条件，让这里成了降水观测的“盲区”。

这些年，拉珠原来所在的研究团队一直在

这里布设各类水文气象观测仪器，希望通

过收集更多相关的数据，提高对羌塘草原

水循环的认识。在全西藏，整个研究团队

合作架设了 70 多个雨量筒等仪器，一个又

一个的观测站共同织起一张了解西藏降水

空间格局的观测网络。

“我们做了很多数据模拟的工作，但是

模拟终归是电脑计算，我们在野外收集的

一 手 资 料 ，将 帮 助 我 们 获 得 更 准 确 的 结

果。”拉珠说，“在参加第二次青藏科考的过

程中，我们青年人能有机会依托国家重点

课题开展一些新的研究，这对我们来说是

能力上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成长机遇。”

吴晨——

“在交流中努力取得重

大科研突破”

天垂地阔，星夜茫茫。一顶帐篷、一辆

越野车，身处广袤的羌塘高原，这是 34 岁

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吴晨在野

外的日常。每年，吴晨都会有几个月的时

间在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可可西里、羌塘等

无人区奔波，带着科考的研究任务，绘制地

质图、采集地质标本。

每次野外工作前，吴晨都会利用卫星

影像地图仔细研究这一次的考察路线。在

无人区科考，风险无处不在，对研究者的体

力也是极大的挑战。

从最近的城市出发，吴晨和司机会先

抵达事先计划好的扎营点。确定了“大本

营”，吴晨就以此为中心，在周边十几公里

的范围内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地质填图工

作，常常是一大早出发，晚上才回到帐篷。

有一次，吴晨在昆仑山地区进行考察，

晚上 9 点多，天降冰雹。吴晨想把当天看

到的那条断层全部观测完后再回帐篷，没

想到，3 只野狼远远地跟了上来，他紧握着

手中的地质锤不知所措。恰好一辆牧民的

车辆驶过，惊走了野狼，他这才化险为夷。

频繁进出无人区，最难耐的是寂寞。

无论是羌塘还是可可西里，那里基本都没

有手机信号，一进入野外考察，吴晨基本就

处于“与世隔绝”的工作状态。“一天两天还

好，持续时间长了还是难受。”吴晨说，更大

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用网络查阅资料和交流

讨论，遇到的一些问题都需要等回到城镇

才能集中处理。

付出虽多，回报也大。 2019 年，一次

在昆仑山南部野外考察的过程中，他发现

了几种特殊的岩石组合。“从传统观点来

说，这里不应该出现这类岩石和相关的地

质现象。”吴晨难掩激动，立即在周围开展

了详细的观察、采样和地质图件的绘制，最

大程度保存资料。走出无人区，吴晨把自

己整理的内容发给几位相关方面的专家，

大家讨论后认为：“这或许能更新我们对于

这一区域地质演化的认识”。

为了确认这一猜想，原定当年 8 月底

要 离 开 的 吴 晨 继 续 奋 战 了 一 个 多 月 ，直

到 10 月即将大雪封山，他才依依不舍地

离开。

无人区里没有路，很多路都要依靠自

己去探索。有一次，吴晨按照事先规划的

道路向扎营点进发，但是走到一半，发现此

前 规 划 的 道 路 出 了 问 题 ，并 不 能 顺 利 抵

达。他只能和司机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最

危险的时候，车辆驶过一个悬崖边缘，半个

车轮都在悬崖外侧。两人小心翼翼排除险

情，最后终于顺利通过。

需要探索的不仅是脚下的路，还有研

究的路。在高原跋涉，吴晨一直在探索大

陆碰撞如何影响青藏高原北部的地质构

造。“青藏高原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

形成的，但是这种碰撞是一个漫长和复杂

的过程，其中具体的构造机制和隆升过程

的细节，仍有待我们去不断探索。”吴晨说，

“关于无人区山脉和盆地，之前我们的研究

资料还是非常少，这限制了我们全面了解

高原。”

不停地出入无人区，收集各类地质资

料，就是为了更深入了解青藏高原生长的

具体过程，丰富人们对脚下这块世界上独

一无二土地的认知。“参加二次科考，我们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优秀的学者，在高手指

导下开展研究，在交流中努力取得重大科

研突破。”吴晨说。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 书 记 对 新 时 代 的 广 大 共 青 团

员提出要求：“要做刻苦学习、锐

意 创 新 的 模 范 ，带 头 立 足 岗 位 、

苦 练 本 领 、创 先 争 优 ，努 力 成 为

行业骨干、青年先锋。”理想信念

在创业奋斗中升华，青春在创新

创造中闪光，广大青年唯有勤学

苦练、增长才干，将人生追求同国

家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在报

效国家、服务人民中展现风采、实

现 价 值 ，才 能 不 负 青 春 、不 负

时代。

广大青年要刻苦学习、夯实

基础，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

格。“学如弓弩，才如箭镞。”青年

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要把

学习作为首要任务，树立梦想从

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

念。习近平总书记曾以自己年轻

时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激励广大

青年求真学问、练真本领。他说：

“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

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

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

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

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

7 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

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广大青

年要珍惜青春年华，在学习阶段

把基础打牢，长本事、长才干，努

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

梁之才。

广大青年要立足岗位、苦练

本领，始终保持肯吃苦、能吃苦的

奋 斗 姿 态 。 行 胜 于 言 ，事 成 于

实。不久前，神舟十四号成功发

射，乘组 3 人均为 75 后，均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他们也是我国

执行载人飞行任务以来平均年龄最年轻的乘组。“我们有充分的

准备、火热的激情、十足的信心。”通往太空的天梯从来没有捷

径，航天员的底气来源于日复一日的付出：进行超重耐力适应性

训练时，陈冬感觉脏器都临时“位移”，但仍咬牙坚持；刘洋经过

成百上千次的重复操作，默画出无数张座舱、仪表图、线路图，闭

上 眼 睛 都 知 道 按 钮 的 位 置 、形 状 、颜 色 ，并 能 准 确 无 误 地 操

作；蔡旭哲完成了体质、心理、航天专业技术等上百科目的训练，

每个科目都是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挑战……他们不畏艰难险阻，

勇担时代使命，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了一番事业。新时代

青年要做到不贪图安逸、不惧怕困难，在经风雨中磨砺意志品

质，在担险担难中磨砺本领才干，肯吃苦、能吃苦，让青春在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

广大青年要锐意创新、敢为人先，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

勇于创新，就要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以“敢为天

下先”的魄力开拓进取，走出一条新路。如今，更多青年以聪明

才智贡献国家、服务人民，奋力走在创新创业创优的前列：在“天

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天问”“嫦娥”等重大科技攻关

任务中，一批青年科技人才担重任、挑大梁，北斗卫星团队核心

人员平均年龄 36 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 岁，“中国天眼”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 岁；在工程技术创新一线，每年超过 300

万名理工科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为中国工程师队伍提供源源

不断的有生力量……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

客、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

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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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R

参加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探索自然 成长成才
本报记者 徐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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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杨威在珠峰东绒布

冰川。

朗加确珠摄

图②：吴晨在查阅资料。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图③：拉珠在观察植物生

长状况。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图④：阳光照射下的珠峰。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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